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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对我的震撼是巨大而深刻的，每一次讲座、每一

处考察，都能强烈地刺激我观察、审视事物的方式，在反思中提高学术的敏锐度

和思考的深广度。结束之时，我对举办武汉营的老师同学们们充满了感恩之情，

这次活动将是我学术道路上以此重要的转折点。在此，我不再对具体的讲座内容

进行陈述，而是仅扼要地谈谈几点心得。最重要的感受，是文史材料在此次研习

中得到了全面的激活，赋予了历史文本以鲜活的再创造。 

 

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有其深厚的学术脉络或完善的学术体系，

入门的要求较高。作为外专业的“他者”，如何从横断面或小切口进入相应的领

域观察、发现和思考问题，并进行跨专业研究，是极具有价值的。历史的文本原

就是生活的记录，但从某一学科的划分来探讨，显然是历史考察的断裂与缺憾，

无法全部呈现出真实的社会样态与人的心态情感。跨学科的讨论，完全将观点的

封闭性与指向性打开，将材料的解读方法与观看角度打开，从单一维度的探究转

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观照，把材料还原到更丰富的历史场域之中，使材料更加

生动活泼，富有生命感。这种学科碰撞是单纯的学科内讨论所无法企及的。 

 

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组内成员总是能对各学科内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提出一些融通的概念，譬如“地方”“流动”“边界”“主体”等。通过抽象概

念的提炼，原本看似各个方面的材料、断续或零碎的事件碎片等，都得到了某种

逻辑线条的贯穿与整合，从而由学科内的史实讨论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讨论，使

各学科的同学都能够进行思想的对话与思维的碰撞。 

 

其次，面对这些内涵与范畴较难明确加以界定的概念，小组成员不刻意追求

其准确的统一的定义，而是以开放性的眼光去论述能够从哪些角度去更丰富更包

容地理解这个意涵，使得问题的探讨更具有思辨性。比如，探讨“地方”范畴的

“阶层性”与“空间性”，“流动”范畴的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边界”的不

确定性，某一政治活动的显行为与隐行为等。此外，各专业的小组成员能够对同

一问题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与考察。张侃老师常扮演着历史大背景与文化脉络的介

绍者角色，黄淑莉老师从人类学角度剖析出众多精微的细节，许浒和黄庭硕同学

则常从思想史出发分析，潘亦迎同学以社会学的视角提倡考察问题要多“回归主

体”、回到“人”自身，张昊苏同学和我常以文学中的话题作为解读问题的类比



等等。这就使问题的讨论延伸到各个领域，既能广泛扩延，又能高效挖掘深度，

得到整体深入的理解。 

 

当然，对概念的单纯讨论容易流于浮泛和空虚，必须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文本

与田野场景之中，才能使概念具有扎实的理论根基。举例言之，在田野考察的前

两天，我们对于“流动”的印象尤为深刻，这种流动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政治性的因素，如修建明显陵的将士进入钟祥，这种

流动是来自指令的被动流动，而流动者会积极地转换这种被动的身份，并与当地

的社会生态努力融合；也有民间自发的流动，如集体移民，商业经济活动等，山

陕会馆就是商人流动的聚集点，许多碑文上都可见会馆通过筹资、捐资等方式介

入当地的工程建设、政策实施等环节，这是流动促成新的社会组织并进入当地社

会的过程。而米公祠展现出另一种有趣的“文化移民”方式：移居至此的米氏后

人通过嫁接族谱的途径，与米芾家族形成链接的环扣，并植根于此、发展壮大。

这种“流动”的特征，与湖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网密布，水的

流动一定程度上带来人的流动，丹江口水运即承担着重要的人员运输功能。 

 

限于材料，谈论具体概念的许多方面只能处于假设与架空阶段，存在界定模

糊、观念预设的风险，尤其是一些引申的部分，还有逻辑链条上的环扣缺失，因

而还有待于历史文献的进一步证明。 

 

田野考察则将转换我对待事物的思维模式。以往参观历史遗址，尽管会粗粗

涉猎其背景，但却极少触及其背后的鲜活的“人”与“社会”，极少用钻研的眼

光精读每一块碑文、每一处石刻。看见老师们拿着面粉、粉笔，抹在碑文上精读、

记录、分析，从简单的碑文表面透视出社会形态、社会组织、人员等历史活动，

以小见大地观察地方社会的变迁，令人惊叹！今后，我会将更多的目光投注到碑

刻上，加大对实体文献的挖掘深度。 

 

限于字数，以上是我的几点心得体会。再次感谢营队所有的负责老师、讲座

嘉宾、会务同学，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愿有缘再会！ 


